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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加热对流换热系数随壁温变化研究 

刘拓，李若白，任智毅，岳岩松，郝予琛，许泉，陈俊铭*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上海 201109） 

摘要：目的 获得更加精确的飞行器气动加热计算结果，开展气动加热过程中随壁面温度升高的对流换热系

数研究。方法 以典型的圆柱前缘气动加热过程为对象，采用流动/传热紧耦合方法模拟该物理过程，研究对

流换热系数随壁面温度升高（294.4~1 100 K）的变化情况，并与稳态冷壁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随着壁

面温度升高，对流换热系数先骤降至最低值，随后迅速增大，最后变化趋于平缓，其最大变化率为–8.8%，

变化率最大值出现在壁温为 300~340 K 时，远离驻点变化率呈减小趋势。与流动/传热紧耦合方法相比，稳

态计算的冷壁对流换热系数普遍偏高，其最大误差为 11.2%。结论 随着壁面温度升高，对流换热系数出现

较大变化，以固定冷壁对流换热系数进行温度计算时需要考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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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ith Wall Temperature  
in Aerodynamics Heating 

LIU Tuo, LI Ruobai, REN Zhiyi, YUE Yansong, HAO Yuchen, XU Quan, CHEN Junming* 

(Shanghai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Shanghai 20110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during the heating process as the wall temperature 

increases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results for the aerodynamic heating of vehicles. The flow/heat transfer coupled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physical process of a typical cylindrical anterior flange aerodynamic heating. The changes in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s the wall temperature increased (from 294.4 K to 1 100 K)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eady-state cold wall calculation results. As the wall temperature increased,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de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n increased rapidly with the maximum change rate of –8.8%. The maximum change appeared when the 

wall temperature was 300-340 K, and the change away from the stagnation point tended to de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flow/heat transfer coupling method, the maximum error of the cold w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in the steady state was 11.2%. 

As the wall temperature increases,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changes significantly. When calculating the tem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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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with a fixed cold wall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correction. 

KEY WORDS: aerodynamic heating; wall temperature; cold wall heat flux; flow/heat transfer coupling; convective heat trans-

fer coefficient; thermal response 

随着高速飞行器的快速发展，气动加热问题变得

日益突出，需要对结构温度进行计算，以指导热防护

设计[1-6]。考虑到计算成本和时间，目前工程上常用

的气动加热结构温度计算方法为流动/传热单向耦合

计算[7-9]。张成红等[10]研究了导弹气动热及结构温度

的工程算法，通过引入对流换热系数，使用单向流动/

传热耦合的方式先计算气动热，再进行结构温度响应

计算。这种方式计算效率非常高，但是计算精度有待

提高。流动/传热单向耦合计算方式将飞行器外表面

设置为固定冷壁温度（通常为 300 K）进行纯流动计

算，以得到冷壁热流密度分布。同时，结合壁面的恢

复温度转化为对流换热系数，通过冷壁对流换热系数

和恢复温度在飞行器外表面施加第三类边界条件（对

流换热边界条件），以进行结构传热计算[11-13]。在该

计算过程中，认为对流换热系数不受壁面温度变化的

影响。实际上，随着加热过程的进行，壁面温度升高，

流体边界层内温度随之升高，近壁面处流动状态发生

变化，表面对流换热系数随之发生改变[2,14-16]。这将

导致表面的实时热壁热流计算出现误差，从而影响到

计算的结构温度时空分布。 

通过紧耦合的方法可以较为精确地捕捉流场和

结构温度的分布变化情况 [14,17-23]，但其计算成本太

大，时间太长，工程应用性价比太低。董维中等 [18]

对高超声速飞行器表面温度分布与气动热耦合数值

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表面温度分布对气动热

的计算结果有较大影响，因此建议在进行复杂飞行器

表面气动热及温度预测时，要进行多物理场紧耦合计

算（气动热/烧蚀/表面催化/热传导）。黄杰等[20]使用

有限体积法对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热与结构温度进

行了一体化耦合研究分析，该方法不仅考虑了气动热

对结构温度的影响，也考虑了温度对气动热的反作

用，其计算结果充分考虑了壁面热流与壁面温度的相

互影响，是一种精度极高的计算方法。但其计算速度

十分缓慢，很难用于热防护系统的迭代分析，以本文

的计算为例，同等条件下紧耦合方法计算时间约为 1

周，而单向耦合方法约为 1 d。 

目前，关于对流换热系数随壁面温度升高而变化

的研究报道较少，同时冷壁对流换热系数与实际热壁

对流换热系数之间的误差还没有定量的分析。因此，

本文以典型的圆柱前缘气动加热过程为对象，采用流

动/传热紧耦合方法模拟该物理过程，研究对流换热

系数随壁面温度升高（294.4~1 100 K）的变化情况，

为后续提高气动热结构温度响应计算精度提供一定

的借鉴作用。 

1  计算模型验证 

1.1  控制方程 

本文采用 Fluent 软件进行计算，湍流模型为 k-ω 

sst，控制方程为三维非定常可压缩 N-S 方程组，其微

分形式：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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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F G    (1) 

式中：Q 为守恒变量；F 为对流通量张量；G 为

黏性通量张量。在笛卡尔坐标系下，其具体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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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 为密度，u、v、w 分别为 x、y、z 方向
上的速度分量；p 为压力，T 为温度；E 为单位质量

的总能量，  2 2 21

2
E e u v w    （e 为单位质量的

内能）；h 为单位质量的焓，
p

h E


  ；k 为热传导

系数。 
假设空气为理想气体，其状态方程为： 

, 287 J/(kg K)p RT R    (6) 

黏性系数 μ 由 Sutherland 公式给出： 
1.5

ref

ref ref

T CT

T T C




  
  

 
 (7) 

其中，μref=1.789 4×10–5 kg/(m·s)，参考温度 Tref

取 288.15 K，C=110.4 K。 

1.2  试验参数及计算模型 

1987 年 Wieting[24]在高温风洞中所做的圆柱前缘

气动加热试验如图 1 所示。来流马赫数为 6.47，温度

为 241.5 K，压力为 648.13 Pa。圆柱管材料为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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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装置[19] 
Fig.1 Experiment setup[19] 

 

密度为 8 030 kg/m3，比热容为 502.48 J/(kg·K)，导热

率为 16.27 W/(m·K)，管内半径为 25.4 mm，外半径

为 38.1 mm，初始温度为 294.4 K。 

计算区域设置及网格划分如图 2、3 所示，由于

试验不锈钢管长径比较大，本文截取中间一段进行计

算（z=0~0.02 m），垂直于管长方向的两边截面设置

为对称面边界。流场计算域采用结构化网格进行划分

（网格划分软件为 ANSYS Meshing），在弧形激波的

大概位置，对网格进行加密，以更好地捕捉激波流场，

对边界层网格进行加密，以保证壁面热流密度计算准

确，近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0.001 mm，边界层网

格增长率为 1.1，网格数量为 34 万。 
 

 
 

图 2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Fig.2 Computing field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图 3  计算网格 
Fig.3 Model mesh 

1.3  网格无关性验证 

由于壁面热流密度严重依赖于边界层近壁面第

一层网格高度，本文采用 3 种不同近壁面网格高度来

进行计算并对比，边界层网格增长率都为 1.1，近壁

面第一层网格高度分别为 0.001、0.005、0.01 mm，

网格数量分别为 34 万、30 万和 28 万。计算得到中

间对称面处（z=0.01 m）壁面热流分布曲线如图 4a

所示（驻点处为 0°，沿 y 轴正方向角度为正），3 种

网格计算的冷壁热流密度分布趋势一致，3 条曲线基

本重合。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0.001、0.005、0.01 mm

计算得到驻点热流密度分别为 910.4 、 911.9 、

916.8 kW/m2。由此可知，当边界层第一层网格高度

减小时，驻点热流密度逐渐减小并趋于收敛。壁面 y+

值分布曲线如图 4b 所示，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0.001 mm

时，y+值均小于 1。为了保证热流密度计算准确，本

文均采用第一层网格高度为 0.001 mm 进行计算。 
 

 
 

图 4  网格无关性验证 
Fig.4 Mesh independence validation: a) wall heat flux density 

distribution; b) wall y+ value distribution 
 

1.4  计算结果及验证 

计算得到的流场分布如图 5 所示。来流经过脱体

激波后减速增压，温度、密度突增，离开驻点位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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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场分布云图 
Fig.5 Contour of flow field: a) pressure; b) temperature; c) density; d) Mach number 

 

气流开始逐渐膨胀加速，压力、温度、密度逐渐下

降。在边界层内，气流速度迅速下降为 0，温度迅

速下降到冷壁温度。同时，流体密度受温度的影响

迅速增大。 

将本文计算得到的冷壁热流密度曲线与试验值

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

理，由图 6 可知，本文计算结果整体趋势与实验值

吻合较好，但整体分布较试验值偏小，计算结果较

为准确。 
 

 
 

图 6  试验与仿真对比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1.5  冷壁对流换热系数计算 

对流换热系数的定义式见式（8），其中，q 为

壁面热流密度，Tw 为壁面温度（294.4 K），Tr 为壁

面附近流体的恢复温度。将本文算例的壁面设置为

绝热边界条件进行计算，得到壁面对称面处（ z= 

0.01 m）恢复温度分布，如图 7 所示。取驻点处的恢

复温度 1 998 K 进行后续计算，得到冷壁对流换热

系数曲线如图 8 所示。驻点处对流换热系数最高，为 

 
 

图 7  恢复温度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recovery temperature 

 

 
 

图 8  冷壁对流换热系数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534.4 W/(m2·K)，远离驻点位置对流换热系数逐渐

减小。 

r w

q
h

T T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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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动/传热紧耦合分析 

在流动/传热单向耦合计算中，认为对流换热系

数不受壁面温度变化的影响。实际上，随着加热的进

行，流体边界层内温度升高，近壁面处流动状态发生

变化，表面对流换热系数随之改变。本节将采用流动/

传热紧耦合方法模拟该物理过程，以研究对流换热系

数随壁面温度升高（294.4~1 100 K）的变化情况。 

2.1  计算模型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9 所示。在流体计算

域的基础上加入固体计算域，流体与固体的接触界面

为耦合边界，其余的固体边界均为绝热壁面。将稳态

计算得到的结果作为流体域初始流场进行计算，不锈

钢管初始温度为 294.4 K，计算时间步长为 0.001 s，

计算总时间为 60 s。 
 

 
 

图 9  计算域及边界条件 
Fig.9 Computing field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2.2  计算结果及分析 

计算得到钢管外壁特定方位角处的壁面温度随

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由图 10 可知，壁面温

度随时间推进呈现出对数增长的趋势。同时，钢管外

壁温度从均匀分布变为驻点温度最高、远离驻点位置

温度逐渐降低。计算得到钢管外壁特定方位角处热流

密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11 所示。由图 11 可知，

壁面热流密度在初始阶段骤降，随后呈现出下降速率

减缓的趋势。驻点热流密度最高，远离驻点位置热流

密度逐渐降低。 

将壁面热流密度代入式（8），得到对流换热系

数随壁温变化的曲线，并与稳态计算得到的冷壁对流

换热系数进行对比，如图 12 所示。由图 12 可知，稳

态计算得到的冷壁对流换热系数普遍高于流体/传热

紧耦合计算值。初始阶段，紧耦合计算值从略低于稳 

 
 

图 10  壁面温度变化曲线 
Fig.10 Temperature curves of wall 

 

 
 

图 11  壁面热流密度变化曲线 
Fig.11 Heat flux density curves of wall 

 
态计算值开始骤降到最低，随后迅速升高并趋于平

稳。方位角为 0°、15°情况下，曲线在最后阶段缓慢

下降；方位角为 30°、45°情况下，曲线在最后阶段趋

于平稳；方位角为 60°、75°情况下，曲线在最后阶段

缓慢上升，且高于对应的冷壁对流换热系数。 

以 0.001 s 时刻的值为基准，得到对流换热系数

随壁温升高的变化率，如图 13 所示。0°、15°、30°、

45°、60°、75°方位角处，对流换热系数最大变化率

分别为–8.7%、–8.8%、–8.1%、–7.4%、–6.1%、–6.4%。

最大变化率出现在壁面温度 300~340 K，随着方位角

增大（远离驻点），最大变化率呈减小趋势，最大变

化率对应的壁温降低。 

以流体/传热紧耦合计算值为基准，得到稳态计

算的冷壁对流换热系数误差随壁温的变化曲线，如图

14 所示。0°、15°、30°、45°、60°、75°方位角处，冷

壁对流换热系数最大误差分别为 11.1%、11.2%、

10.3%、9.2%、7.6%、7.7%。最大误差值同样出现在

壁面温度 300~340 K，远离驻点，最大误差值呈减小

趋势，最大误差对应的壁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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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方位角下对流换热系数随壁温的变化曲线 
Fig.12 Change curves of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under different azimuth angles 

 

 
 

图 13  对流换热系数变化率曲线 
Fig.13 Change rate of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图 14  冷壁对流换热系数误差曲线 
Fig.14 Error of cold wall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3  结论 

本文以典型的圆柱前缘气动加热过程为对象，研

究了不同壁面温度（294.5~1 100 K）条件下对流换热

系数的变化情况。首先进行了算法验证，本文计算的

冷壁热流分布曲线与试验值吻合较好。随后进行了流

动/传热紧耦合仿真计算，研究了对流换热系数随壁

面温度变化的规律，研究结论如下： 

1）随着壁面温度升高，对流换热系数先骤降到

最低值，随后迅速增大，最后变化趋于平缓。随着位

置远离驻点，对流换热系数在最后阶段从缓慢下降逐

渐过渡为缓慢上升。 

2）随壁温升高，对流换热系数变化率最大为

–8.8%，最大变化率出现在壁面温度 300~340 K，远

离驻点变化率呈减小趋势。 

3）稳态计算得到的冷壁对流换热系数普遍高于

流体/传热紧耦合计算值，其最大误差为 11.2%，最大

误差值出现在壁面温度 300~340 K，远离驻点误差呈

减小趋势。因此，以固定冷壁对流换热系数进行温度

计算时需要考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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